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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沙工

周明金

邻居家要装修， 请了施工队。

打前站的是挑沙工。

挑沙工姓杨， 名培贵，

64

岁，

个头不足
5

尺，偏瘦、谢顶，一身短
衣裤，说话却声若洪钟。

他说，工头安排他上午抓紧时
间把两三轮车沙子挑到二楼上，以
备下午贴地板用。

他是从
10

公里外骑摩托车
来的， 来的很早。 邻居没来开门
时， 他就坐在邻居家门前台阶上
抽烟。 见我开门出来， 他主动搭
讪。看着他那身材，我怀疑他能否
把这两车沙子一鼓作气挑到楼上
去。 试探着问：“这堆沙子要多久
才能挑上去啊？ ”

他咧嘴笑笑：“一上午搞定，我
哪天不挑个三车五车的！ ”

“不觉得累吗？ ”

“习惯了！ 常言说， 有字吃字
（脑力劳动）， 无字吃力（体力劳
动）。 几十年挑、担、扛，练出来了，

浑身上下啥都缺，就是不缺力气！ ”

“这一担不轻吧？ ”

“一百四五十斤。 原来的匾篮
大些，一担要有二百多斤。 前几天
帮人往三楼扛水泥，闪了腰，只能
换这小匾篮了！ ”

“一三轮车沙子挑上去能给多
少钱呢？ ”

“不一定， 倒在门前挑得近
的，一车

100

元，沙子倒远了，一
车

150

元。挑沙是力气活，挣个力
气钱。 ”

“一三轮车要挑多少担呢？ ”

“

85

担左右， 每担
1

元多钱。

嘿嘿嘿，劳力不值钱！ ”

“你都过六的人了， 还打算继
续干下去吗？ ”

“只要身体不出毛病， 能干到啥
时算啥时。我能干，饭量好，身体棒，

也没觉得干不动。 比起我邻居那些
不干体力活的，我很满足了！最近接
连‘走’几个了，最大的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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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都
是吃出来的病，闲出来的病！ ”

……

说着说着， 邻家来人开了门，

他收拾收拾工具开始了工作。他脱
下上衣，肩头搭条毛巾，挑起两匾
篮堆得小山似的沙子迈步上楼梯
看似很轻松。 每一趟上下，他都笑
眯眯的。 虽然很快汗流浃背，他依
然健步上下如履平地。

我对他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一担沙，

150

斤，一趟上下
28

级台
阶，一块多钱；两三轮车沙，自己
上沙自己挑，

170

多趟， 上下
4700

多级台阶，从早上五点半要干到中
午

12

点， 六个半小时的强体力劳
动……对于那些挥金如土的款爷来
说，挑沙工的劳力是何等的廉价？好
在挑沙工很知足，也很乐观，他没有
和别人比享受， 比挣钱， 而是比健
康，比活着！

挑沙工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也
瞬间高大起来，他那富有哲理的话
对我、对每个人都是启迪：能干，饭
量好， 身体就棒！ 还有比健康、快
乐、活着更值得追求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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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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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险韭菜崖

吴晓军

如果问信阳人：“你知道韭菜
崖吗？ ” 一定有很多人说：“不知
道。 ”如果问罗山县铁铺人：“你知
道韭菜崖吗？ ” 一定有很多人说：

“知道，但没去过。 ”韭菜崖的神秘，

正是在此。

得英才而教育， 以山水为性
情。 作为一名高中语文教师，作为
一个喜欢探险、热爱旅行、土生土
长的铁铺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一直是我的梦想。 舍近而求远，自
然不是我的风格，既然想去，说走
就走。

早上
5

点多，我和段哥就开始
了迈向韭菜崖的旅程。

段哥是我姐夫， 中学体育老
师，身材健硕，他说十多年前去过

韭菜崖，知道路怎么走。 有他的陪
伴，旅途自是轻松放心了许多。

驱车经过蔡楼街道，顺着一条
弯弯曲曲的水泥小路直到青蓬水
库最里面，大约

5

公里，水泥路没
有了，便停稳汽车，一起徒步前行。

白云深处有人家。开始还能看
见几处破旧的房子，偶尔能遇到放
牛的老人。 老水牛“哞哞”地叫着，

老人悠闲地抽着旱烟。 走着走着，

房子没有了，不见行人，道路越来
越窄小，山坡越来越陡峭，密林深
处，不知名的鸟雀扑腾着、哀鸣着，

像是发出求救的信号，让气氛有些
紧张。

一路走来，感觉最奇特的就是
水，用神出鬼没、变幻莫测来形容

一点儿也不夸张。本来山路是顺着
溪水往上的，可是走着走着，溪水
像调皮的孩子玩起了捉迷藏，不见
其影，不闻其声。拐一个山头，峰回
路转，忽然眼前一亮，瀑布迎面而
来，成为悬挂在险崖上的雷声。

徒步两个多小时，一直在密林
和溪水里穿梭，不见人影，道路越
走越艰难，气力越来越不支，模模
糊糊辨出地上飞禽走兽的足迹，加
上又饥又累，疲惫不堪，又见枯松
倒挂，云雾叠嶂，怪石嶙峋，鸟声凄
厉，异影出没，令人不寒而栗，走过
山重水复，不见柳暗花明，便有打
退堂鼓的念头。

此时，忽闻巨瀑投入深潭的巨
响，如同枪炮齐发，战马嘶嘶，似乎
是一场战争大戏， 正在急剧上演。

走近，只见飞瀑接着飞瀑，深潭连
着深潭，动人心魄。

最下方的潭水， 最大也最妩
媚， 如同大山含情脉脉的眼睛。

最上方的潭水， 远望漆黑成墨，

最小也最可怕， 不停地旋转着，

形成黑洞，如恶魔的巨口，似乎要
吞没一切。

豪放与婉约， 江南与北国，大
江东去与晓风残月，就这样复杂地
交织在一起。此地，有李白笔下“但
见悲鸟号古木， 雄飞雌从绕林间”

的隐秘，也有王维笔下“明月松间
照，清泉石上流”的多情；有庐山三
叠泉之壮阔，也有黄山翡翠谷之妙
境。 “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
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 ”临川
先生所言不虚， 无限风光在险峰，

只要有信心，能坚持，就不会错过
人生曼妙的风景。

葫 芦

王定众

在老家，父亲与我
一同走在空旷的田野上
许多村庄愈发呈现同一副面孔
就像父亲的脸。 沧桑干枯
清晰又模糊

在一个长有茂密茅草的山坡
父亲停下脚步。 我们肩并肩坐着
这是平生第一次。 好久方才开口
“这个地方挺好，背山面水，晒日头暖和。 ”

他语气如此柔软

父亲一瘸一拐。 不让我搀扶
走在初春的路上。

芳草萋萋，绿意将起
天空一片湛蓝，世界如此安静
我们一路无话

今夏，

雨水充足滋润万物。

杂草和庄稼一样疯长，

菜园中也有疯长的葫芦。

一条藤蔓不小心把一个葫芦
结在了地边杂草丛中，

长得又大又圆，

品相极好。

暴露在地里的歪瓜裂枣兄弟，

不知用什么方法，

都成了美味佳肴及工艺品。

只有杂草丛中的那个，

在此枉老一生……


